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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立象尽意”源自《易》学思想，是指可感之自然物象与虚化之思维情感，在数千年文化长河中，书法

意象是中国书法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独特美学范畴，又承载书法家主观的感情与审美，是主客体

结合的产物。从西方哲学的本体看亦有意象之深度研究，从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到维特根斯坦早期的

“逻辑图象论”，他们对“意象”的居间性推演表明了西方哲学对超自然的精神意象、对有生命律动的

抽象性表意展现了一种深度认知。从中西文化交融的本质来看，生命主体的文化涵养是书法意象的核心

的依托，也造就了中华文化圈璀璨的生命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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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stablishing images to fully express the meaning” originates from the thought of the “I Ching”, re-
ferring to the perceivable natural images and the abstracted thoughts and emotions. In the long 
river of thousands of years of, calligraphic imagery is a unique aesthetic category that distinguis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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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alligraphy from other art forms, carrying the subjective emotions and aesthetic sensibili-
ties of the calligrapher, and is a of the combination of subject and ob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stern philosophy, there is also an in-depth study of imagery. From Plato’s “Allegory the Cave” to 
Wittgenstein’s early “Picture Theory of Language,” their deduction of the mediacy of “imagery” 
demonstrates that Western philosophy has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spiritual imagery and the 
abstract representation of life rhythms. From the essence of the fu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
tures, the cultural cultivation of the living subject is the core foundation of calligraphic imagery, 
which also creates the brilliant flowers of life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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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书法是中华文化圈核心的核心，与民族精神血脉相连并承载着汉字的历史和深刻的文化意义。书法

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传承的精神脊梁，也是我国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现。在世界艺术之林中，各国使

用着多种多样的文字，唯有中国书法形成了一门独特的艺术门类，其中书法意象的提出堪称是书法史上

独一无二的美学范畴。何谓书法意象？书法意象是指书法家通过艺术手段在创作过程中，将主观的精神

情感与审美态度、生命体验(“意”)与客观的自然物象、笔墨形式(“象”)相融合，将汉字转化为有意味

的视觉形象，依托汉字符号的书写性线条、结构布局及墨色变化所呈现出的，具有审美内涵与精神指向

的艺术形象。书法意象不是对客观事物的直接摹写，而是表现“物象之本”，即物象的生命精神；也是将

文字符号生命化注入，使之成为鲜活的生命体，畅适表达个人性情的层次关系，象是视觉形态层，承载

意的主观情思层，直至升华境的整体意境层。象是书法的造型基础，意是书法的表意核心。书法家通过

“立象”来“尽意”，表达情感与精神追求。而境是书法的最高范畴，是意象基础上生成的整体艺术世

界，具有“象外之象、象外之意”的特征。象是基础，没有具体的视觉形态，意与境无从依附，意是灵

魂，没有主观情思的注入，象只是空洞的形式。境是升华，象与意融合后生成的整体艺术世界，是书法

艺术的最高追求。“立象以尽意、得意而忘象”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情感、文化、哲学、宇宙、自然

以及人生的独特见解，其内涵的文化意象远不止于写字，而是汉字的生命律动和中国人文精神与审美的

集中投射。 

2. 书法意象综述及其要素特征 

(一) 书法意象与中西美学比较研究文献综述 
当前学术界对“书法意象”的研究已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在核心观点上，学者普遍认为书法

意象是“艺术表象与艺术情趣、境界相统一的泛美过程”，具有“立象以尽意，得意而忘象”的内蕴。书

法意象源于《易》学思想与道学精神，通过“观象–味象–悟象”三重审美体验，体现天人合一、情景交

融的中国美学特质。六朝时期，书法从“唯象构成”向“意象型造型”转化，蔡邕“书者，散也”的创作

心态标志着书法由客体把握向主观表现过渡。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6.14517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姜广举 
 

 

DOI: 10.12677/cnc.2026.145179 1276 国学 
 

中西美学比较方面，主流观点认为中国艺术重“写意”，强调“意在笔先”与主观情感表达，西方艺

术重“写实”，追求客观再现与形式美。熊秉明提出“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部分学者尝试

从解构主义等西方哲学视角阐释书法美学，但如何避免简单比附仍是争议点。 
争议焦点集中于“丑书”与“国潮风”现象。北京师范大学张维佳教授指出，大众与专家的审美分歧

本质是“客观美”与“主观美”的对立，即“常识级审美”与“艺术性审美”的冲突。孔达达批评“国潮

风”书法割裂汉字文化意涵，沦为消费符号，其视觉特征源自日本武士道书法，强调“刀劈斧凿”的凌厉

感，与传统文化“书以载道”精神相悖。 
最新进展体现在意象理论的当代转型与教育普及。学界呼吁从教育层面普及书法美学，将传统书法

纳入中小学课程，推动传统书法的现代化转化而非简单变形。同时，对黄庭坚等历史书法家的价值重估，

揭示艺术鉴赏的深层规律——“丑”的本质是对传统美学范式的主动突破。 
(二) 书法意象的要素特征 
书法意象的内涵可凝练为“人”与“书”在精神层面的美学同构，是抽象线条对生命律动的审美联

想和诗意转译。书法意象不是对客观物象的简单模仿，它指向主观心象，是客观物象与主观心象的有机

融合，在创作过程中让主观精神对客观物象的精神奔涌，是书法家将外在自然物象经过内心情感、精神、

审美体验的转化后，在作品中呈现出的艺术形象，最终在作品中呈现出的“有意味的艺术形象”。书法

意象的要素特征具体可从四个维度理解。 
形式之“象”是势与力的时空交响。“势是中国书法的生命。有了势，文字就有了骨、筋、肉、血、

气，不仅具备语言符号的功能，而且成为具有审美价值的书法。”[1]书法是“瞬间凝固的舞蹈”，点画

的枯湿浓淡、结体的疏密欹正，本质是结字造型拓展了书写时空节奏的物化。结构美体现字内外的和谐，

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呼应协调，体现“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的美学原则，字间关系、墨色变化、整体布

局营造和谐统一，整幅作品形成完整的意境空间。单字的大小、形状、位置各异，形成视觉张力。如“云

鹄游天”、“群鸿戏海”的形态美感。书法是凝固的音乐，其线条在空间中展开，却强烈地暗示着时间的

流逝：孙过庭《书谱》言“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这动态的“势”远比静态形状重要。书法的“象”

不是静态的图形，而是力在空间中凝聚、势在时间中展开的动态艺术。线条是力的载体，势是力的流动

方式；力赋予线条生命质感，势赋予线条时空韵律。二者在书写过程中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最终在作

品中形成“气韵生动”的艺术境界。 
心性之“意”是人格与情感的迹化。人格与情感通过书法线条飞舞生意、律动、变化而产生精神意

象。线条美呈现出书法的生命律动，书法以线条为主要表现手段，通过粗细、曲直、刚柔、疏密的变化，

表现丰富情感。线条是书家的“心电图”，一笔一画间精神气象跃然纸上。线条的起伏、运动、粗细变化

蕴含丰富意味，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等动态意象。 
它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的线性心理图式。颜真卿《祭侄稿》中涂抹颤抖的线条，不是描摹悲

痛，而是悲痛本身在纸上的奔涌——意象是心灵直接外化的“心电图”。 
哲思之“道”是阴阳相生的宇宙隐喻。阴阳并非简单的黑白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

负阴而抱阳，万物都背负阴气、怀抱着阳气，二者共存于同一事物中，此消彼长，太阳升起后必然落下，

极度的繁荣后往往潜伏着衰退，这是“反者道之动”的体现。阴阳相生形成动态平衡，阴阳的博弈不是

破坏，而是维持宏观稳定的方式，黑白、虚实、提按，暗合道家“一阴一阳之谓道”。空白处的“计白当

黑”并非虚无，而是“气”的流动空间，体现“天人合一”的整体生命观。《易》学思想谓“见乃谓之象，

形乃谓之器”，观象于天、法象于地道学精神，肇于自然，阴阳生焉，形势立焉，六朝主观性转化是从纯

客体把握转向主观表现，意象型造型构成方式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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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之“境”是超越有限的无限感。最高级的意象是“神采”，线条生命化，点画被赋予筋骨肉，成

为有生命的艺术形象，追求“象外之象、象外之意”的审美境界。其抽象性不追求形象逼真，而是对物象

之本的抽象概括。“境”的表意性强调线条意趣与结字、章法的表意功能。情感性蕴含书法家的情感、心

境与精神追求。如王羲之“飘若浮云”并非形似云朵，而是给人空灵超脱的审美联想，让有限汉字通向

无限的精神自由。所以，书法的终极内涵并非技法炫耀，而是书法家通过最抽象的线条，完成对自我生

命状态最本真的书写。它不求再现世界，而是直接呈现一个“活着”的灵魂审美之“境”。蔡邕在《笔

论》中总结：“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

叶，若利剑长戈，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2] 

3. “意”“象”在中西哲学中的本体地位 

“意”“象”的关系不是僵化的二元对立，而是一种充满弹性的辩证结构，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意象

包含观象、味象和悟象三重审美体验，西方哲学中的意与象并非如中国哲学那样具有“得意忘象”的超

越性弹性，而是呈现出以确定性为终极追求的层级张力结构。西方哲学自始至终是一条追求确定稳态的

道路，其意象张力始终围绕如何在恒变的世界中找到不变的支点展开，而非中国哲学那种超越形、象、

言的无限弹性。 
(一) “意”“象”在中国哲学中的弹性和张力 
《孟子》中云：“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3]诠释客观性

与主观性原则的统一，通过共情与体悟，抵达作者的精神世界。《庄子》有言：“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

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4]奠定了道家“得意忘言”的认知传统，对后世文学、艺术及哲学

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东汉王充《论衡》的《乱龙篇》首次将“意”与“象”串联起来。但“意象”成

为书法艺术阐释根魂。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提出“书者，如也”，意为书法要“像”某种生命形

态或自然物象。这里的“如”即“意象”。韦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王羲之书如龙跳天门，虎卧凤

阙。“‘意象’也指可感之自然物象与虚化之思维情感，即物与心相融合，而被赋予某种特殊含义和艺术

趣味的审美形象。”[5]“意象”之词源于《周易》。有“圣人立象以尽意”一句，揭示了“意”与“象”

的内在关系。当人们的“意”根据客观物质世界的“象”化做人类思想情感的表达手段时，便成了内心融

化了的“意象”。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提出经典论述：“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

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以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以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

以言著。”[6]意、象、言三层递进结构构成了一条从内到外的表达链条作者内心意图逐渐外在化的表达

链条，在中国哲学史上王弼的最大贡献，不在某个具体命题，而在于他创造了一套全新的思维规则，揭

示了语言、形象与思想之间的层级关系，这一理论不仅是对《周易》解释方法的革新，更成为中国哲学

理解语言、形象与真理关系的核心范式，深刻影响了后世的美学、文学、艺术等领域。最早是六朝贾思

勰在《文心雕龙》之《神思》篇“窥意象而运斤”的论述中提出来的。 
从本体上说，“意来源于书家过去的经验积淀、文化审美及技巧诸因素之中。意是客观存在，并不

是唯心主义杜撰的神秘虚无而不可捉摸的绝对精神，”[7]是人们对现实客观世界的心理态度和思想活动

产生的过程和结果。“意”的内涵具有极大的弹性和张力，是传统文化演进之藤曼结出的一颗硕果，“也

是传统书法审美熔炉中孕育和提炼出来的一粒灵丹。”[8]在书论中六朝以后对“意”阐释明显增多，在

古代艺术论中他们的重要审美论断是“意具有强烈依附性，虽然客观存在但必须依附于事物的表象之中，

虚无之中不会有意产生。意是依附于刻苦练习一点一画之过程中，依附于书家直觉和赏析者直觉判断上，

也会表现在书家随着各种意的交会与聚合，创作灵感应时而至，书家创作被群情激情撩起，创作情绪也

得到意外渲染，”[9]直觉让书家自我顿悟必须通过笔墨挥写来表现汹涌之意，立象而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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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归类于象形文字，是指大象动物。但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将像象给予合而

为一阐释，在实际运用中，两者内涵难以区分，”[10]并多有重叠。最早的文献记载有战国荀子在他的《乐

论》中说：“从以罄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这里“象”已有“取象”“取法”“类似”之意。

“《韩非子·解老》对象有经典解释，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

意想者，皆谓之象也。这意味着象始于图象，”[11]继之以“想象”，实质是意象或人心营构之象。《周

易·系辞传》给出根本定义，象也者，像此者也。像是动词，表示摹仿与呈现；此是眼前正在发生、正在

呈现的事物状态。《左传·僖公十五年》载，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说明象是事物生

成后的显现状态。《老子》中象字均与论述道相关，具有有无相生的辩证特点：象一方面联结形而下的

器，另一方面通向形而上的道，建构起形、象、道的哲学本体论结构。作为有的物象，是对具体事物的知

觉表象；作为无的无物之象，则指向超越具体形态的本体存在。 
《周易》是象思维的代表性著作，其核心命题是立象以尽意，“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

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12]这意味着语言无法完全表达“意”，因此需要象作

为中介，卦画和卦爻辞是两种立象方式，分别以图的形式和语言的形式传达“意”，六十四卦是六十四

个情境结构，每个对应一种变化中的状态。“象”作为中国哲学的元语言。有学者指出，如果把轴心时代

的希腊哲学看作概念的语言(柏拉图用理念、亚里士多德用实体)，那么中国哲学最原初的形态使用的是象

的语言。象不是对事物的抽象概括，而是对事物之势的直接摹写。它不追求剥离具体情境的普遍定义，

而试图保留情境自身的整体质感，八卦和六十四卦是从天地万物的具体情境中取出来的势能图像。 
(二) “意”“象”在西方哲学中的本源性逻辑构成 
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最根本的传统是存在即被思维，这一传统早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就已成型。巴门

尼德提出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逻各斯称既是自然本身的道、客观规律；又是思维的道、

理性、理念；同时也是语言、言说。”[13]柏拉图是一个极端的抽象派，他认为只有那个处于顶层的抽象

类(理念)才是唯一真实存在的，而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具体对象，全都是对那个完美抽象类的低劣、有缺

陷的复制品。亚里士多德说实体作为存在中心，“就其最真正的、第一性的、最确切的意义而言，是既不

述说一个主体，也不存在于一个主体之中的东西。”[14]巴门尼德提出了一个极其抽象的命题，存在者存

在，非存在者不存在。整个西方哲学自始至终是一条单一、连续、一贯的思想道路，一条以确定、不变、

永恒、同一、实体、稳态为终极真实的道路。西方只超形，而东方不仅超形、还超象、超言，这是文明性

向的根本差异。 
从西方哲学的本体看，“象”作为对某物的表征或再现是指事物本体亦称客观物象，从源头看是指

古罗马贵族以蜡制面具来保持逝者的容颜，其哲学的源头探讨可以朔源至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我们

将墙上的阴影(象)误认为真实的存在，着揭示了“象”作为表象可能具有的欺骗性。康德提出先验想象力，

它能创造出一种“纯象”。它既非具体形象也非纯粹概念，而是使概念能够应用于经验、让知识成为可

能的关键中间环节，这是康德的“图几”为解决理性概念与感性经验如何结合的难题。海德格尔在康德

的“纯象”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提出了“存在论之象”，他认为这种“象”与想象力并非仅是认知工具，

而是揭示了人作为“有限存在者”状态，是人“存在”的根本方式。这个对“象”的阐释具有本源性的逻

辑构成。维特根斯坦早期的“逻辑图象论”认为，在语言哲学中，“象”极其重要。“象”本身就是一种

“象”(Bild)。语言等同图像，其结构必须随着世界事态结构变化而与时俱进才有意义。他强调的是“象”

的逻辑构成功能。维特根斯坦的贡献在于它构造了我们看待现实世界的方式方法。总而言之，“象”的

双重性居间性是西方哲学展现了一种深刻认知。它既是表象(指向某物)，又是构成者(使意义和理解成为

可能)。它既是连接感性与理性的认知桥梁，也可能成为洞穴阴影遮蔽的真相帷幕。它始终处于理性与感

性、虚假与真实、世界之间与语言交融的那个充满张力的核心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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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书法意象的本质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书法意象即“书者，如也”，这是书法意象的哲学根源。意象是中国

文学与美学的核心概念，书法意象是抽象线条所承载的生命情态与精神意蕴，是形与神的融合其本质特

征可概括为以下要点： 
(一) 立象尽意与得意忘象 
书法意象具有“象外之象、象外之意”的内蕴，追求超越形式与秩序的精神境界。象是可见的点画、

结体、章法，书法脱离文化背景会沦为“无生命力的符号堆砌”，只有将审美意识注入笔端，让线条随心

境流转，写字才能成为书法，汉字也从此有了超越符号的文化温度。象外之象是由形式引发的联想与意

境，意是书法家的情感、气质、精神追求，这一思想源于《易》学“立象以尽意”与道家“得意而忘象”

的哲学传统。例如《曹全碑》的“象形”与“自然取象”的关系是一个涉及书法美学与汉字演变的重要问

题。《曹全碑》作为成熟的汉隶作品，其“象形”特征已大幅弱化，而“自然取象”更多体现在审美意趣

与笔法韵律上。其字形是高度抽象化的笔画组合，其笔法韵律、结构气韵、审美意境虽取法自然，而非

字形直接模拟物象，是作者通过“去象形化”实现书写便捷，同时通过“自然取象”提升艺术美感。 
(二) 生命情怀与意象化物 
书法意象的核心是赋予点画以生命，使抽象符号成为有筋骨血肉的鲜活生命体。“意象是客观物象

经过创作主体独特情生命感活动而创造的艺术形象，”[15]是主观情思与客观物象的融合。在进行书法艺

术创作时，要求情与景交融，主观与客观拟人化。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一样，都是艺术家在对物象有了

全面深入的认识，真挚的思想情感得以激发，产生强烈的创作欲望后才进行创作。书家把生命情感融入

物象之中，二者就化为一体了。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来的作品，就能表现出作者的拟人化情感，既具有

一定的形式美因素，又显得有生气，又是一种人生情趣。这样的作品就具有了观之有味、思之有余的魅

力。情感意象代表的《祭侄文稿》流露家国情怀、人生际遇。《祭侄文稿》作为“天下第二行书”，其核

心价值正在于将生命情怀通过笔墨形式实现“意象物化”——即把抽象的悲愤、忠烈、家国之痛转化为

可视、可感的书法语言。这一过程不是刻意雕琢，而是情感与技法在极端状态下的自然共振。《祭侄文

稿》是情感、笔法、章法、墨法不可复制的极致共振，情感不可复制、状态不可复制、结果不可复制。七

次蘸墨写就 53 字、十三处涂改、枯润交响的偶然效果。它是忠臣的血书，文人的悲歌，书法的破法，时

代的证词，后世再高超的临仿也只能得其形，无法重现那一刻铁骨血泪的天机自动。 
(三) 抽象达意与具象传情 
中国传统把书法中的抽象叫意。抽象美是基于汉字演变过程中趋于符号化的结果，但具象美却是汉

字所包涵的自然山川万物，通过书法艺术线条形象的外化。书法具有抽象性，但决不是抽象艺术，反对

把书法说成抽象符号、抽象造型。书法是形象的抽象，可以唤起人的想象；是抽象的形象，可以唤起形

象的联想，书法虽不直接再现现实物象，但抽象的书法形象具有现实形象的意味百家号。书法线条虽抽

象，却能唤起人们对自然物象的联想(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介于似与不似之间，蔡邕《笔论》：

“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

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16]抽象似乎是所有艺术的终点，但这些艺术家本身都具有深厚的

传统艺术造诣，曾在传统艺术领域取得傲人的成绩，都不约而同地将最终的艺术探索转向了抽象。 
(四) 阴阳调和与飘逸风流 
书法美学的哲学根基和核心命题是“一阴一阳之谓道”，蔡邕《九势》谓“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

立，阴阳生焉，”书法的线条、结构、章法，乃至笔墨浓淡、运笔缓急，无不暗合《周易》“一阴一阳之

谓道”的哲学智慧。王羲之《兰亭序》中“之”字的横画起笔藏锋如蚕头，收笔出锋似燕尾，一笔之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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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阴阳转换，如同呼吸般自然。怀素《风流帖》将狂草艺术推向新高度，成为草书法度与情感表达的典

范之作，怀素将个人的洒脱心境与创作激情融入笔墨，使线条不仅承载技法，更传递情感张力，通篇呼

应紧凑、气势恢宏。书法在意象层面体现阴阳调和、刚柔相济、中和为美的中华传统美学思想。经典案

例如东晋(353 年)王羲之《兰亭序》为“天下第一行书”是魏晋风度的极致表达，笔势飘逸如行云流水，

其核心意象特征是自然天成，风流雅集，体现无意于佳乃佳的自然境界。书法的阴阳调和与飘逸风流，

最终指向“天人合一”的境界，当书写者以心运笔，以笔应心时，手中的笔墨便成了沟通天人的媒介，笔

锋的提按如四季的轮回，墨色的浓淡似日月的交替，线条的转折若人生的起伏。 
(五) 自然取象与文以化人 
“书法的本体论根基与核心命题是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17]阴阳既生，形势出矣；

说的是书法起始于自然，有了自然，就会产生阴阳了。有了阴阳，姿态和气势就产生了。这种看法源于

老子的“道法自然”成为历代书法崇尚自然美之滥觞，反雕饰、华丽之风的精神依据；庄子的“天地有大

美”、“朴素”之美，对后世书法理论和创作产生深远影响，自然美是最高境界；《周易》“仰则观象于

天，俯则观法于地”奠定书法取象自然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文以化人则是书法的社会功能与价值归

宿。文化书法的核心启示在于书法学习的至高境界，在于技进乎道、书以载文、文以化人，最终实现个

体生命与文化传统的创造性交融，文化书法强调以文养书，深刻启示我们，书法绝非孤立的形式游戏，

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的精神之花。书法的自然取象与文以化人是互为表里、辩证统一的艺术整

体。 
自然取象是书法的本体论根基，追求自然天成的艺术效果。文以化人是书法的社会功能与价值归宿。

从书为心画到“技进乎道、书以载文、文以化人”，书法最终指向个体生命与文化传统的创造性交融，二

者统一于天人合一，自然取象体现天人合一的哲学观，文以化人体现人文精神的传承，二者共同构成书

法的完整价值体系。当书写者师法自然、涵养文心时，手中的笔墨便成了沟通天人的媒介，既取法自然

之妙，又承载人文之重，实现个体生命与文化传统的创造性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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